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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种种热闹，每每将我的记忆拉
回到半个世纪前。那时，一个农户年底
分红大多只有几十元。钱虽不多，但家
中节俭的女主人总能精打细算，操办出
一个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年来。厢房
里锁着的鱼肉、菜蔬，崭新的衣裳、鞋袜，
喜庆的春联、灶王老爷像，还有糖果、大
枣、蜡烛、香火、小鞭以及“大前门”牌香
烟，仅仅隔着门缝看上一眼，那温馨的年
味便扑面而来。

要说把年味烘托得最为热烈的，当属那
些无忧无虑的孩子。寒假里，孩子们大多能
得到一挂小鞭，这可成了他们的宝贝，通常
会偷偷地藏在炕头苇席下面烘着。即便在
街头玩耍，也会一次又一次地跑回家偷偷查
看。看着看着，实在忍不住，索性拆下几枚，
揣进兜里，跑出去在小伙伴面前炫耀。比一
比谁的小鞭响，你放一枚，我放一枚，噼噼啪
啪的鞭炮声便响彻在村庄的上空。每到此
时，村人们都会呵呵一笑：“嗯，有年味了。”

春节的时候，从外地回来过年的青年
们，是一些闲不住的主。一伙儿活力四射的
青年，仅凭一个篮球，瞬间就能组建起攻守
有序的球队。你来我往的激烈比赛，吸引着
熙熙攘攘的看客，成为村与村间重要的联谊
纽带。球员们挥洒汗水，在赛场上奔跑、跳
跃、投篮，每一次进攻与防守，都碰撞出激情
火花。年还未到，球场上已高潮迭起，欢呼
声、喝彩声，为冬日的乡村注入蓬勃生机。

排大戏，是村庄的灵魂所在，是春节不
可或缺的文化展示。腊月，夜幕降临，俱乐
部的汽灯亮起，在团支部带领下，里面鼓乐
喧天。青年男女们义务排练，不计报酬，全
身心投入“唱念做打”。他们从傍晚排练至
深夜，窗外寒星点点，屋内热情似火。只为
在过年时给乡亲们献上精彩的娱乐大餐，传
承乡村文化，让春节年味更浓。

腊月初八，家家户户都喝腊八粥、泡腊
八蒜、憋辣菜，还会把屋里的灰尘打扫得干
干净净，寓意除旧迎新。那时，常有童谣在
孩子们口中传唱：“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
八就是年。”此后，做豆腐、宰鸡鸭，一天天地
把年拉近。

腊月是杀年猪的时候。平日里，大家都
很少吃肉。但在这一天，人们纷纷聚集在猪
圈旁，等待着年猪出栏。当肥硕的年猪被几
个壮劳力从猪圈里拉出来时，孩子们兴奋地
围在一旁。大人们则一边指挥着，一边笑着
谈论今年的年猪长得多壮实。人们排着队，
喜气洋洋地割上一块肉。虽然不能当场吃
到嘴里，但只要拿手掂着，那沉甸甸的分量
就让人满心欢喜。这块肉不仅是食物，更是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是对一年辛勤劳作
的犒赏。大家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互相
攀比着谁割的肉更肥、更好，仿佛手中的肉
就是这一年最大的收获。

在村子的另一头，烈军属和退伍老兵的
家里更是热闹非凡。村干部们会将一套套
猪下水送到他们家中，这是村里的一份心
意，也是对他们的敬重和关爱。这些猪下水
在平常可是难得一见的美味，做饭的主妇们
如获至宝，她们会精心将猪下水清洗干净，
用各种调料腌制、炖煮，做成一道道美味的
菜肴。这些菜肴不仅是年夜饭桌上的重头
戏，更是招待客人的拿手好菜。当亲朋好友
来访时，端上一盘色香味俱佳的猪肝、猪肚、

猪大肠，总能赢得客人们的称赞和羡慕，让
女人们的脸上充满了自豪和喜悦。

小年这天，女主人会揭下贴了一年的灶
王爷像，燃烧后送灶王爷上天，口中默念：

“灶王爷，上天言好话，下界保平安。”然后再
贴上新的，摆上供品，放一碟糖瓜，意思是粘
住灶王爷的嘴，让他上天汇报工作时嘴甜
些，多说好话。

自腊月二十四开始，家家户户便忙碌起
来，蒸大枣饽饽、蒸莲子、蒸包子、蒸糕，酥鱼
酥肉，烀猪头。特别是要用白菜、豆腐、粉条
和猪肉一起熬上一大盆“隔年菜”，一直要等
到过了年以后才吃完，寓意“隔年财”。

除夕的早晨，人们会去赶一个“半半
集”，填补春节用品的短缺。赶集回来，妇女
们便开始操持中午的宴席，男人们则去贴春
联、福字。届时，村里会组织青年敲锣打鼓
地为烈属、军属、转业复员军人家贴春联。

中午吃饭前，女主人会以最为虔诚、恭
敬的心态，从锅里先盛出冒尖的两大碗米
饭，插上新筷子，摆放在窗台上，上供给天老
爷。然后，一家人团团圆圆地坐在一起，享
受天伦之乐。

午饭过后，几乎家家户户同时传来剁菜
剁肉的案板响声，人们开始包饺子。精致的
小饺子在盖帘上摆成圆圆的圈。傍晚，男人
们前往村外，朝着墓地方向，烧上两刀纸钱，
放一挂小鞭，跪请已经故去的祖先神灵回家
过年，此谓“请神”。回家后，要把一根木棍
放在门口，挡住孤魂野鬼。请神以后，供桌
上摆放祭品，燃香、点蜡。任何人都不能说
不吉利的话语，否则会受到责罚。

热气腾腾的大锅下饺子时，主妇会故意
捅破几个饺子，同时说着：“又挣了。”吃蒜要
说吃“义和菜”。盛出来的第一碗饺子要先
敬天地老爷，接着再敬灶王爷、敬祖先。
饺子里通常包有十个硬币和十个大枣，谁
吃到钱，就意味着来年发财；吃到大枣，则
意味着来年生活甜蜜。也有人会把煮饺
子的水舀上一瓢，泼在院子里，爷爷搬出
一张椅子放倒在水上，待到结冰后，吩咐
小孙子：“去，把咱家的椅子扶起来！”小孙
子便会蹦蹦跳跳地跑出去，“嘿”地一声把
椅子扶起来，然后兴冲冲地对爷爷说：“爷
爷，我把咱们家的椅子（胶东方言音同‘日
子’）扶起来了！”这便是“讨口气”，这时，
爷爷一定会咧开豁牙的嘴，笑呵呵地奖赏
小孙子，一家人其乐融融。

晚上守岁，人们可以彻夜不眠，玩乐
达旦。平常连油灯都舍不得点，此晚却是烛
光明亮。旧时有些人家还会聚一个小小的
赌局，赌局中，长辈大多会故意输钱给子女，
名曰“发施舍”。半夜子时，老人们开始“发
纸”，虔诚祷告后，鸣放鞭炮，燃烧纸钱，把来
年的愿望上达天庭。神仙是否收到虽不可
知，但人们却十分快乐。大人们放飞着愿
望，孩子们则兴高采烈地放鞭炮。

五更时分，家人换上新衣、新鞋。晚辈
给长辈拜年，长辈给晚辈发放压岁钱。女
孩子对着红烛明镜，兴高采烈地扎起艳艳
的红头绳；男孩子则忙不迭地把蜡烛插进
小灯笼，急着出去拜年。大人们赶忙把糖
果盛在碟子里，再把香烟拆开，齐齐摆在碟
子里，等着晚辈来拜年。浓浓的年味，就这
般深深地烙印在我记忆深处，成为生命中
最温暖的底色。

民俗采风

初来长岛，我就职于交通
局。饮食起居，不过方圆百米。
数年之后，方知此处出过一位名
人，其故居几经易手、改造，已经
成为一座小民宿。往来的游客、
忙碌的店主，或许也不知道这段
渊源。

这位名人就是造型师王希钟。
王希钟先生的父亲名讳王

贤元，是长岛鹊咀村的村民。鹊
咀村蛮有意思，村里有个姓杨的
后生，后来成了著名作曲家，作
品有《江姐》唱段《红梅赞》《绣红
旗》及空军歌曲《我爱祖国的蓝
天》，他叫羊鸣；村子东北有个要
塞区，里面有个军人后代写了很
多小说，其中一本拍成了连续剧
《父母爱情》，她叫刘静；村西南
有个部队医院，里面有个屡遭文
化馆退稿的小护士，后来写了
《大校女儿》等系列作品，被誉为
“中国婚姻题材编剧第一人”，她
叫王海鸰；村东南有个乐园村，
出了个文学青年写了很多散文，
影响了一代人，作品《香炉礁》入
选课本，他叫张岐。“世人只知神
雕侠，江湖不闻风清扬”，对于这
些名字，年轻人觉得陌生，当年
却是如雷贯耳的存在。

小小鹊咀村，集中了这么多
人才，可谓人杰地灵。一样的海
风，一样的萝卜蘸海怪酱，再出
什么人才都不奇怪。这位造型
界泰斗王希钟先生，不是美发店
的托尼老师，而是影视作品的造
型师。他是你熟悉的陌生人，他
的作品你“一定、肯定以及双重
否定”地看过。

王希钟先生何许人也？
1928年生于山东省蓬莱县，国家
一级美术师，著名影视化妆师，
2022年去世。王希钟的朋友介
绍起他来则简单许多：“86版《西
游记》师徒神佛、妖魔鬼怪的上
千个造型，八个样板戏的四个半
出自他手。很多红色电影的造
型也多出于他手，例如《西安事
变》《周恩来》《遵义会议》《周恩
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
《长征》……对了，他还演电影，
比如演过林彪。如果把电影造
型比喻成武功，天下武功出少
林，那他就是达摩祖师！”

我们把时针拨回到新中国
成立前，1928 年，王希钟出生
在鹊咀村。这滴水的成长史，
伴随着新中国大江大河的奔
流。王先生没怎么上学，在鹊

咀村打渔，家里揭不开锅，他
15岁就跟长岛的同乡一道“闯
关东”——去长春织布厂当学
徒。两年后，工厂倒闭，遂奔向
沈阳，中途投亲到了大连。表
哥安排小学没毕业的王希钟再
次走进课堂，识文断字。1948
年，王希钟获悉东北电影制片
厂招生，以一曲《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和一首海蛎子味
十足的诗朗诵，考入该厂（即后
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被录取
参加该厂四期培训班和化妆训
练班学习，从此开始化妆生涯，
后来还曾出国学习。

八个样板戏电影，其中4个
半的化妆造型出自王希钟之手，
分别是《智取威虎山》《海港》《杜
鹊山》《龙江颂》以及《红灯记》中
李奶奶的经典化妆造型。在86
版《西游记》中，王希钟先生利用
业余时间对接杨洁导演，根据几
十年的生活积累和对原著的理
解开展造型工作，首次提出用硫
化乳胶制作假脸，用真假脸结合
的办法进行造型。上千个形象
活灵活现，又不雷同，其中师徒
四人以及众多神魔形象深入人
心，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王希钟先生对化妆造型事
业悉心钻研、夙兴夜寐，改良和
首创很多方法，如塑型化装法、
绢纱整复法、肤蜡雕塑法等数十
种，著有《影视化妆技巧》，曾任
中国电影美术学会第一届副会
长，为中国化妆事业的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

长岛从远古开始，就被认为
是神仙居住的岛，诸神在这里修
炼、精卫在这里填海、孙猴子在
这里学艺、秦皇汉武要来这里求
仙，缥缈的海市蜃楼、玄幻的平
流雾或许都是王先生少年时期
耳濡目染的艺术源泉。王希钟
先生身体里流淌着闯海人的血
液，少年时期在这长山列岛的风
浪中闯海，成年后在时代浪潮里
闯海。他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
故居也几经修整，但是先生留下
的技艺和对红色文化、传统文化
的诠释，已然融入后来者的指
端、眼眸和心间，而且还会流传
下去。

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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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胶东》一书，略有删改。

王希钟“化妆”了
《西游记》
王宏章


